爱     的    种    子
曾莹

记忆真是奇妙又不可靠的东西！

  很多在当时觉得非常重要，以为会铭刻在心、永生不忘的事，多年之后，也如同过眼云烟，遗忘得无影无踪；而在当时不曾在意的一些事或一个小小的情节，回忆往事时，竟会无比清晰地出现在脑海，历历在目。。。

  妈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常与她往来的朋友，我们叫她：朱大妈。

  朱大妈每次来我家，总是和妈妈把小屋的门一关，在屋里神秘兮兮、嘀嘀咕咕讲个不停，而我总是特郁闷的被“差遣”到院子里自由玩耍兼“日光浴”。

  终于，有一次,妈妈允许我和她们一起呆在小屋里，条件就是不要告诉爸爸：她们嘀嘀咕咕了些啥。

  其实，想背叛也不容易，我根本听不懂她们嘀咕的东西呢，什么 “神”、“耶稣”、“主”。。。哇～～哇～～啥东东，我听不懂呀。。。最后，好歹她们嘀咕了一个小故事，勉强满足了我当时那颗猎奇的心。

  这个故事名叫《诺亚方舟》。

  那天，朱大妈还拉着我和妈妈的手做了祷告。

  然后，我知道了：耶稣是老天爷，掌管全天下！

  遇到困难或困惑的时候，偶而，我也会在心里和不知道啥样儿但“威力”无穷的耶稣“说话”，求他帮助。

  那个时候，我五岁多。

  第二年夏季的某一天，因为贪玩，我失足跌落到一个发电站的大水库里。清晰的记得：眼前一片浑浊的灰黄色（由此推断在水里时我是睁着眼睛的）。

  也许还不懂得害怕？也许被摔懵了？反正，当时在水里时，我没有惊慌、没有挣扎。我心里说：外婆，保佑我！耶稣，保佑我！ 

  不多会儿，在下游处，我被一个满脸泪水、满脸惊恐的漂亮姐姐揪着辫子从水里拎了出来，我直愣愣地站在地面上，大梦初醒似的，看着自己最喜欢的粉色小褂湿淋淋的，我“哇哇”大哭。

  当时，岸上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有十来个人吧，印象中有人手里拿着扁担、麻绳啥的。

  这个救我的姐姐当时也就十五、六岁，是她带我到水库边的。看她惊魂未定的样子，想必被吓的不轻。我对她说：“菁菁姐姐，我刚才正准备游泳呢（直到今天，我还不会游泳）。” 为了这句话，我被家人取笑了好几年，说我特会吹牛。呵呵，是不是吹牛，我不知道，但我当时竟然一口水也没有呛到，而且，据岸边的众人说，我是自己漂到离近岸边的地方，然后靠着水面上漂着的、我那两根不到十厘米长的小细辫子，被拎上来的。

  这么多年，每当忆起此事，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落水的整个过程，我怎么会不呛水？就算我不挣扎、不下沉，难道我不需要呼吸？要知道，从我跌下去的台阶处到下游河滩被救起的地方怎么也得有二、三十米甚至更远吧？

  此次事件我的毫发无损是一个神迹，一个毋庸置疑的神迹！

没有人告诉我，我落入水中的时间有多长。只记得我被火速送回了家，好象还挨了老爸的一顿训。

两年后，我家调离了那个小镇。

我再没有见过朱大妈。偶而，有人在我面前提到她，我脑海里最常随着她名字浮现的，就是她脸上那两坨红彤彤、亮光光的的高原红。还有，就是她说过最多的那个名字－耶稣。

我再也没有听到妈妈提起有关基督耶稣的任何话题，可能是不想让爸爸不高兴吧。

据说，那个时候朱大妈家里已经成立了家庭教会，并四处传讲福音，在当时的社会这会让很多人很敏感，爸爸也一直非常反对妈妈和朱大妈走的太近。

93年4月28日，妈妈身体不适，我陪她去医院。

入院时，妈妈笑着对我说：“妈妈这辈子还是第一次住院，你看我身体多好。” 

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

5月13日凌晨3点，妈妈病逝。从她入院到去世仅仅十五天，那是怎样让我揪心、绝望的十五天啊！

我看着妈妈一天、一天快速衰弱，而我却无能无力！甚至，最后一刻她全部的体力连句话都不能够和我说，她就那样看着我，看着我。。。我永远无法忘记她那让我心碎的眼神！

世上最爱我的人去了，我的世界塌了。。。

妈妈会在天堂吗？她到底有没有决志信主？我永远无从知晓了。

妈妈下葬的第二天夜里，我和姐姐、小表妹三人睡一张大床。

在熄灯的瞬间，我好象一下睡着了，象做梦，但又很清醒。我看到妈妈从门外轻轻的飘进来。她从头到脚整个身体象一团烟雾，有光的、人形的烟雾，通透。

她飘到我们的床边，站立。

她神情忧伤地看着我们。

我心里难过极了，一动不敢动，生怕惊吓到她。然后，她又飘到爸爸的房间，再稍后，她飘出门走了。

在她飘出家门的那一瞬间我一下“醒”了。我轻声说：“我刚才梦见妈妈了，她站在这里。。。”

姐姐说：“我也是。。。”

我不忍心去问爸爸，他是否看到妈妈回来，不过，我听见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和姐姐在关灯的同一个瞬间“睡着”，同一个瞬间“醒来”，而且做了同一样的“梦”。这可能吗？

唯一的解释就是：妈妈刚才真的回来过，她的灵魂！

既然人有灵魂，那么，一定有灵界；那么，世上一定有我们所不知的三维空间以上的空间。  现在科学家推算出宇宙上最高到二十六维空间，但科学家却无法想象出二十六维的空间是么样子，连四维空间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我们不理解、不了解、想像不出来的事很多，但不等于这些事不存在。不知在哪曾看过这样一句话：“人类的智慧远远不如人类的无知！” 

真理呀！   
2008年11月，在我们到达美国的第二个月，我和先生应邀带儿子参加了一个西人基督教会的活动。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基督教堂，进去的时候满腹好奇，进去之后却很失望，根本没有想象中那种阴森、神秘的感觉嘛！

  随后，在一间布置温馨的活动室，我看到了一副画：耶稣被钉十字架。

看着耶稣被钉得扭曲的身体，那双微闭的眼睛，我的心情瞬时间五味杂陈起来：感动？同情？震撼？我真的描述不出来。但心里感觉到的那种委屈，一种见了久违亲人的那种委屈，我倒是感受的真真切切。不知不觉，我已经热泪盈眶。。。

回家的路上，听着我的高跟鞋敲在黑暗、空旷街道上响起的回音，我和先生各自想着心事，都没有说话。

终于，我说：“我想以后有机会要去教堂做礼拜。刚才看到耶稣像时，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先生是个秉性宽厚的人，他从来不会勉强我做或不做任何事。他说：“没问题，我不反对，我从不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有啥另类的，我可以开车送你去。”

最后的一点顾虑就这样轻而易举被先生打消了，我心里立即轻松起来。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将通往的是怎样一条美丽而温暖的阳光大道！

神一步步引领我寻找他、认识他、接近他！

2009年2月，我第一次来到CCUC WEST。

然后，我想：这儿，是我要找的教堂。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兄弟姐妹，这是我认识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朋友，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基督的光芒，并终于知道了耶稣的样式。

 如同我在blog里写的：“。。。他们让我看到了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三个月后，我决志信主！

 一年半后的今天我决定受洗！

 我是一个多么蒙福的人啊！神是这样的恩待我！

 就这样水到渠成的成了基督的儿女，在信主的过程中我甚至没有任何的挣扎和犹豫。

 朱大妈不知道，妈妈不知道，当年她们不经意在我心中播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如今已经开枝散叶了。

那天，三岁的儿子问我：“妈妈，阿爸父在天上吗？为什么我看不到他？”

 “你心里想着他，就能看到他了。”

 “他在云彩里面吗？他在天上干嘛呀？”

 “他在天上看着我们，让我们都做好人。”

  。。。。。。

有那么一天，孩子因着信主、爱主找到真正喜乐的源泉，因着信主、爱主拥有真正丰盛的生命－－这一刻该是多么美好啊！

我殷切的盼望着！！
我的见证

王秀娥

我对主耶稣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历程：

第1、 不相信世间有神。我与其他国内来的朋友一样是在无神论的国度里成长，生活过来的。尤其是我的工作是在博物馆里搞史前史，宣传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讲的是人的进化乃是从猿到人，由猿人-古人-新人，劳动创造了人；生物的进化由低等到高等，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水生-两栖-爬行到哺乳动物。现在要来个180度大转弯，承认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人世间又真又活的真神，那岂不是承认自己以前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吗？对考古资料又该如何认识？对宗教又该如何解释？因为我始终认为原始宗教的产生是人类对于自然界软弱无力的结果。只是到后来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才成为麻痹人类的精神的鸦片。神，信则有，不信则无。这就是我原来的思想基础。

第二、从女儿的转变到对基督的好奇，好感和赞叹。我女儿未来美国时是一个天真、浪漫、单纯、善良的女孩儿。对家庭的依赖感非常强。到了美国以后，她经历了孤独、疾病、工作乃至婚姻的坎坎坷坷。我在国内为她十分操心。后来，她成了基督徒，俨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从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儿变成了一个充满喜乐，平安的人。她每天都和神亲近，读圣经，做祷告。她还迫不及待地向我们传福音。希望我和家人早日成为基督徒。由此我对神充满了仰慕之心，也充满了好奇。他怎么可以将一个那么软弱的人，塑造成一个新人呢？

第三、基督的大爱感动了我。我三次来美。第一次是抱着认识，了解美国的态度来的。当我首次来到教堂，就为教堂的那种庄严、肃穆、神圣的氛围所吸引。为基督徒发自肺腑的虔诚的祷告所感动。随着和教会里众姐妹进一步接触，我感到基督的爱在她们那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看到了基督徒对遭受了巨大不幸的姐妹之无私的帮助；看到了与病魔奋力拼搏却依然平安、喜乐、乐观、自信的从容；看到了对残疾孩童数年如一日的悉心照料和呵护；看到了对老年人的关怀，照顾和坚持不懈的接送……。这些都是基督的大爱在她们身上的彰显啊！圣灵已深深注入她们的心田。正是这些好的基督徒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亲近神，仰慕神，敬畏神。神是可以把“老我”变为“新我”的唯一的真神。

以后我又在福音营里听到了许多见证，使我进一步的体验到了神迹的发生。回想起第三次来美国之前数月，我一直吃着降血脂的药，不仅不见效，血脂还升高到了正常的6倍。糖尿病的“帽子”也拿在手中，随时都可能戴上。当时我确实有很大犹豫，究竟去不去美国。就在来美前两周，一位大夫给我开药说试一试，药吃了10天，血脂就奇迹般地降下来了。我感谢神，这可能是神对我的呼召，也是神对我的拣选。

最后我想谈一点体会。即当了基督徒，是否在一切的事上会得胜有余？得胜有余是有条件的。正如《荒漠甘泉》中所说：“得胜有余必须在一个受试炼、逼迫的环境中，才能达到。” “所有的试炼都是绝对必须的，试炼可以使我们灵命坚固。这好比瓷器上的画，必须经过火烧，才能永久有留；也像山岭上的香柏树，必须经过疾风的摇动，才会扎根更深。我们所遭遇的属灵战争，实在是一种变相的祝福；我们的大仇敌撒旦，原是被利用来训练我们，为要使我们得着最后的胜利。”这段话我感受颇深。人在生活中会遇到多种挫折、困难、不幸。人间的烦扰，也会时不时袭之。如何处理各种烦心事，实际上就是爱我们的神让我们接受试炼，在试炼中使灵命进一步成长、坚固。

上帝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永远跟随你，爱你，敬畏你，相信你。求圣灵时时在我心田引导我，把我这个有限的人带到无限的里面。
抉择

朱兰姐妹

每位基督徒信主的经历各不相同。有的从小出身在基督徒的家庭，自幼受父母熏陶，信主自然而然。有的是以感情为前导的，信主也不费波折。还有一种是需要克服重重障碍，思考，徘徊，挣扎，磨难。我属于后者。

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接受的教育是信党不信神。从读书开始就讲进化论，唯物论。那无神论就像打不垮炸不烂的精神枷锁，牢固地禁锢着我的心。今天我做梦也没想到如此顽固的我会信靠了神。

我是去年来美国探亲时偶遇一位姐妹带我来教会的。这里像一个大家庭。弟兄姐妹对我都很热情。让我感到一股暖流。不知为什么，当唱赞美诗时我感动的几乎泣不成声，好像全身被圣灵充满一样，从没有这么激动过。俩个月以后，我毅然的找到姬兄决志信主。感谢神，虽然我爱您迟了点儿，但这次总算没有错过您的呼召。以前在中国也曾有基督徒向我传福音。可那时的我一点也听不进去，使我在罪恶的泥坑里越陷越深。通过学习圣经，让我明白原来世人都是有罪的，而神是爱我们的。曾差神子耶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明白我以往因为我不认识真神，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真心信靠主，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包容。

回顾自己的人生轨迹，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平常要比别人付出多几倍的努力。上学时为了加入红卫兵，共青团，常常很早起床，天不亮就到学校做好事搞卫生等。后来又为了加入共产党曾玩儿命的超负荷工作，乃至晕倒送往医院。由于自己的勤奋获得了一些荣誉，也有不错的工作和环境。可是这一切并没有给我带来生活中的快乐，平静和满足。我争强好胜的心常常会固执己见，夫妻之间总是相互指责，从不想让，什么话最伤人就说什么话。家无宁日，最终导致离婚。这许多年我也没有反思过自己，心中还存有很多的怨恨，总觉得自己是正确的。选择相信了上帝以后，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学会了原谅，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满足。

今年我又来美国了。唯一的愿望就是受浸。“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起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马书6：4）。 感谢主，正是有了你的救恩，我才能出死入生。我好不容易回来了，我要永远感恩，永远顺服你。
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刘惠瑜

第一次接触教会是在初中时经由好朋友带领下我认识了耶稣基督。出国留学所就读小城镇里居民大多是基督徒。在他们热情帮助下我渡过了许多的小困难和寂寞的心。父母的保护和丈夫的爱情，我的一生成长可以说顺利的。一帆风顺的自认自己可以掌握未来，不需要靠主来保护我，我的家人和属于我的一切。偶尔到教会走走，且对主的心是充满挑战，不信服的。耶稣基督都死了几千年，看不到也摸不着的人，凭什么祂要来主宰我的人生和灵魂？对我而言，那是神话，是不合乎科学理论。几年过去了，我的心依然抗拒，无法接受神的存在。

爱霞姐妹是位虔诚的基督徒，经她再三邀约，某星期日早上坚决不到教会的老公居然点头说陪我到教会“看看”。看什么？我们看到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们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他们脸上充满了对主的信心和信主的喜悦。同时，在好友Simmy和淑贞姐妹关怀、鼓励与指导下，老公和我开始参加冠安弟兄讲解圣经的慕道班。我的孩子也开始参与教会的活动。几个月下来，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也慢慢体会把自己交在主手中是何等幸福。

热爱音乐的我更爱听赞美诗。在一次教会举办的泥土音乐会中，我为盛晓玟姐妹的歌手和歌词深深打动而流泪。那时刻起，我决志了，心中开始接受主耶稣做我一生的救主。虽然信主时间不长，感谢主一路奇妙的带领我，让我认识了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我们的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愿主保佑我和我的家人平安。感谢主，阿门！
我的见证

史柏元

自幼受“无神论”教育，不信神，也不参加宗教活动。2010年3月来芝加哥探访我的女儿一家，不了4月底突患危重疾病，住进了医院。这时，芝市华人基督教联合会西郊分会的执事、牧师、会众弟兄姐妹都来关注我的疾病，祈祷。神拯救了我的生命；远在万里之外的北京市长辛店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日日为我祷告。这些至诚的祷告得到了神的允准。神伸出了慈爱的手，大能的手，挽救了我的生命。神的慈爱，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爱，冲开了我的心门，使我走上了重新认识神的道路。就在我病情十分危重，呼吸几近衰竭，血氧浓度极低，精神状态已到了濒临死亡之前的幻游状态，我竟然会说出：“赶快上呼吸机，还来得及！”这分明是神通过我来默示我的亲属做出治疗选择。

上呼吸机后，各种检查显示内脏功能除肺以外，都正常，脊髓穿刺检查阴性，肺气管痰液培养未见结核杆菌，连原来被诊断为肺结核的结论也被推翻，一时竟难以确定究竟是什么危重的病。这使各科医生都不看好救活我的效果。此时，为确定病因，决定切取肺部活组织培养检查时，在切出切口时，竟意想不到地涌出大量积液。大量积液的排出是濒临衰竭的肺脏逐步恢复了正常功能。在随后的大剂量激素治疗下，控制了肺部炎症。我的生命也得到了挽救。取活检本来不是治疗方案，神大能的手却通过取活检挽救了我的生命，这无可否认就是神迹。

在神的救治下，在教会弟兄姐妹日夜轮流陪护关爱下，我终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使我深深感悟到，我能二次为人（第一次是为父母的儿女，第二次是成为天国的儿女）的真谛是神的慈爱！神不仅没有离弃我这样不信神的罪人，而且还伸出大能的手，在治疗、康复过程中屡显神迹。这使我由神的慈爱切入真正的认识了神是我终身的救主！万能的救主！

目前，不仅危重的病已得救治，而且没有遗留常见的并发症。由于大剂量激素治疗而造成的肌肉萎缩也在神所安排的良医及热心的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助下，迅速康复。已经达到生活基本自理的良好状态。这使我更坚定地信奉神，更虔诚的敬拜神，更尽心尽兴尽力地事奉神！
我遇见了他










姚瑶 （Emily Yao）

当我十一岁的时候，我的爸爸决定我们全家移民到美国。听到这个消息的 时候，我是无比的开心，因为我可以去每个人梦寐以求的地方。 到美国的第一天，爸爸带我们去了他老朋友陆叔叔的家。当天晚上爱霞阿姨给了我父母一本圣经。第二天早上，因为无聊我就开始读创世纪。那里讲述了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的神和我们生活地球的创造。那时我就想，“怎么可能呢？”但是我正要继续的时候，妈妈醒了。 看到我趴在床边就问，“你怎么看起这个啦?？” 我回答，“没什么，只是无聊拿来翻翻。”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我们回到爸爸工作的印第安那州时，他带我们去了一个离我们很近的美国教会. 当我刚走进去, 对面来了一个非常友好的美国人来招待我们。 当时他们正在敬拜，唱着《Holy Holy Holy》。 因为从小的最爱就是音乐，所以我马上就爱上了那首歌以及那振奋人心的气氛。我也 不由自主的跟着哼了起来。而因那些动听的 歌曲，我继续参加了教会。慢慢的通过主日学我学到了很多神的大能和他的爱。 

过了几个月，我对印第安那的生活与学习都渐渐的适应了， 可是爸爸却说我们可能要搬家了。可爸爸去外州回家的路上不幸发生了车祸。天真的我那时还在看动画片，电话来了。妈妈一开始以为是听错了就让我们楼上的邻居来帮忙。可是她却没有听错， 电话里说爸爸现在正在医院里希望家属快点过去。我们慌了，还好当时邻居陪我们去了医院。 

看到爸爸的脸上和身上贴满了管子。 那时最让我心碎的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认出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就是我的爸爸，因为脑出血，他的脸、手、和脚都肿起来了。什么都没办法做只能呆呆的看着他。 在医院里的那三天就好像是三年一样漫长，大脑里一片空白。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那时我是多么的不想相信、多么的彷徨。好不容易爸爸的病情稳定了，我就到了朋友家洗澡。但是非常突然的告知了去世的消息。带着“他们应该是骗我的吧”的想发到了医院，却发现妈妈跪在爸爸的床边泪流不止。当时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就连眼泪都停止了运作。可是就在那时我仿佛听到了一个温柔的声音，他对我说，“去吧，去妈妈那里告诉她一切都会没事的，因为有我在。”而听了后，我也不由自主的走向了妈妈，说出了连我都不敢相信的话。我说，“妈妈难道你不知道爸爸现在去了天父那里吗？放心不会有事的，他一直都在。”
当我说了这话后，全房间的人都惊讶的说，“姚瑶好像长大了。”那时同样的声音又安抚我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只要跟随我。”在那个让人悲伤的房间里，我仿佛看到了神就站在我的面前给予我帮助、安慰。他就是那个慈祥的声音引领着我。可是有时当我想起爸爸，我就会不知不觉的责备神，因为是神夺走了爸爸。但是神又会一次又一次的使我想起他给我的鼓励与陪伴。他让我看到了他，让我经历了他的爱和信实。他带我走出了我人生中最痛苦最黑暗的岁月，让我再一次看到了光明。


经过了此事，妈妈和我来到了芝加哥准备回国。但是就在要走的两天前，妈妈的F1签证奇迹般的通过了。我再一次看到了神的做工，也因此得到了更多机会可以了解神、与他更亲近。我的生命还在继续。而因为神，我得到了安慰与宽恕。他的爱以胜过所有，甚至他可以差他的爱子来到人间为我的罪而死。我想要耶稣基督永远在我的身边，永远指引我的道路。神对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信仰而是我生命里的光。他是值得我去奉献我的一生。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
I place my life in God’s hands
（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他手里）
Sarah Li 李静远
I have been dutifully attending Church every week since the age of seven, when I first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 suppose that growing up in a Christian household made God an integral part of my life. While in my head I understood the concept of God loving us and saving us from our sins, I still lacked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in my heart. The first eye-opener came when our Church showed a documentary of the life of Jesus. As Jesus’ trial and crucifixion were displayed in vivid detail, I broke down sobbing, not able to bear to watch the agonizing sufferings Jesus went through. Though still young, I was able to get a glimpse of God’s incredible love.
As I grew older, my family was suddenly plagued with one crisis after another, including my mother’s cancer. As the problems continued to pile up, I started to feel more and more helpless. The only thing I could do was pray, and when that wasn’t immediately providing the results I wanted, I found myself doubting God. Why wasn’t He answering our prayers? Didn’t He love us? Not only did I have misgivings about God’s love, I also wasn’t used to the feeling of helplessness; I didn’t want to entrust everything to an invisible God who might not even care about our problems.
When my mom recovered, the Church praised and thanked God for taking care of us, but I still didn’t understand why we had to endure sufferings. In my mind, I (and my parents) was a good person. At Junior camp I was finally shown how much I needed Jesus to save me from my own sins. One analogy that really helped me understand my sinfulness was a comparison between reaching God and jumping to the moon. If a person was to practice constantly, he or she might be able to jump several feet, an impressive distance compared to the average person.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thousands of miles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moon, the difference is negligible. In the same way, God is so holy and perfect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m and men is so much greater th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good” person and a “bad” person.
However, with the knowledge of my sins came a new fear – that God wouldn’t love me if I was such a sinner. I began to hide away from God whenever I recognized my own sins – but God brought me back to Him. I was at Teen Camp, and the speaker was telling us a story about his older brother. Right after his wife gave birth to their first child, a daughter, the speaker’s older brother prayed, “God, I cannot imagine how hard it was to watch your only son die on the cross. If my daughter were to be on that cross and cried out to me for help, I would drop everything to save her.” The story pierced my heart, and I started crying thinking of the love parents have for their children, the kind of love that would cause them to sacrifice everything for their children. The realization that God’s love must be so much greater than even that dwarfed everything I thought I knew. The crucifixion had fixed itself into my heart.

As I went through my four years of high school, I found it easy to fall away from God and only be a Christian on Sundays, while placing schoolwork and clubs ahead of God. But despite all of this, God stayed by my side even when I was too busy for Him. He has helped me through my difficult times, always bringing me back to Him whenever I distanced myself. As I prepare to leave for college, I place my life in God’s hands knowing He has a plan for me. Looking back, I can see the many ways God has changed me into the person I am today. Let the name of the Lord be praised. Amen.
我七岁时来到美国，以后一直忠实地每周都来教会。我觉得长在基督徒家庭很自然的神就成了你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头脑中神的概念是他爱我们，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不过我还是没有那种耶稣在我心里那种跟神的个人关系。一次教会放的一部关于耶稣的纪录片让我开始有新的看见。当耶稣被凌辱并钉死在十字架上活生生的显现在银幕上时，我哭了，我看不下去耶稣在那里受苦受死。虽然当时还小，可是我还是明白些了神的爱是何等伟大。

当我稍大些，我们家陷入一连串的危机当中，包括我母亲得了癌症。当问题堆积如山时，我开始感到越来越无助。我能做的就是祷告。当问题没有立刻解决时，我发现我开始怀疑神。他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呢？他爱我们吗？我不仅开始怀疑他的爱，也开始忍受不了那种无助的感觉。我不想把一切都寄希望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身上，而他或许根本不介意我们的痛苦。

当我妈妈康复以后，教会的人都赞美感谢神，因为他看顾我们。但是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得忍受这一切。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还有我的父母）是个好人。在青年营会里，我看见了我是多么需要耶稣来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有一个关于如何达到上帝的要求和跳向月球比喻帮助我理解了我的罪是何等的深。一个人不断的练习或许能跳几尺高，比起一般人算不错的成绩了。但是比起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这点差异可以忽略不计的。同样的，神是如此圣经完美，他和“好人”之间的差异比起“好人”和“坏人”的差异简直是云泥之别。

但是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又带来了新的不安。如果我是这样一个罪人，或许神就不会爱我了。当我感到认识到自己的罪时，我就开始躲避神—但是神却把我拉回来。在一个青年营会里，讲员讲了一个他哥哥的故事。他的哥哥在得到了他第一个孩子时祷告说“神啊，我很难想象你看着你的独生爱子走向十字架时你会有多痛苦。如果我的女儿要被钉十字架向我呼求，我会放下一切来救她。”这个故事刺透了我的心，我哭了。想到父母对孩子的爱，这爱足以使他们为孩子牺牲一切，认识到神的爱肯定要比我所知道的各样的爱要大得多。十字架镶嵌在了我心里。在我高中这四年，我发现我常常会把功课和课外活动放在神前面，离开神，做一个星期日基督徒。即使这样，神也没有因为我只顾忙着自己的事而离开我。在我困难的时候他陪我渡过；当我远离他的时候，他就把我拉回到他身边。在我就要上大学之际，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他手里，知道他对我有个计划。回首往事，神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愿神的名被颂扬，阿门。
Though I was undeserving, God loved me.
（我虽不配神的爱，可是神一直爱着我）
Priscilla Chao 
（赵焕芝）
My dad started pastoring around the time that I was born. My whole entire life I’ve attended countless retreats, camps, Sunday school classes, youth groups, and baptisms. Some might say that this made it easier for me to follow God, and in some ways it has, but it also made being a Christian more challenging. I sometimes felt as if it wasn’t a personal conviction that kept me going back to church but a duty. Beyond what I called the ‘church-rut,’ I was also struggling with how a loving God could stand to let His creation suffer so much pain and tragedy. Mentally I knew we needed trials to grow, but why couldn’t the pain just be… less painful? 

It wasn’t until a certain Junior Camp that the message of the cross really struck home. We were singing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and I could feel God’s presence in the room, in my heart. I broke down crying just thinking about how a God so deserving of everything I had would not only send His own son to take my place on the cross, would not just forgive my sins, but would still love me even after I’ve failed Him over and over again. At that moment the crucifixion was not just a repeated, worn-out story but an ache in my heart for how filthy of a sinner I really am and an awestruck humility of how deep God’s love for us really is. I still struggled with how much the world suffered, but God was no longer a distant deity but my personal Savior.

Then God dealt with my doubts head-on. He placed someone in my life who dealt with fighting parents, a raging depression, thoughts of suicide, a lack of purpose… it dwarfed anything I’ve ever felt before and I staggered under my friend’s pain. My own heart was breaking for her – how could God stand idly by? I was angry, I was bitter – I turned away. But God called me back. 

You see, my ‘friend’ tended to take her anger out on me. The simplest things would set her off and she would refuse to talk to me for days at a time until I apologized profusely for whatever it is I had done. Constantly I would be in tears over things she said out of bitterness. And yet, when I was angriest at her, she would come to me crying and what could I do but try to comfort her? Little by little I took on the role of martyr, suffering for her and with her. I no longer lived for God but I lived to be her savior. I not only rejected God in my heart, but I was no longer trying to point my friend toward Jesus. As I’m sure most of you know, a life without God is at its best empty and at its worst excruciating.  

 In turn, being so emotionally drained, I took my pain out on my parents. I remember distinctly one particular night when my dad looked at me after I had been yelling at him with what I can only describe as deep sorrow and told me that I was no longer the happy, bubbly girl that he had always known. I was no longer walking with God, and it was evident. My dad asked me what had happened to his sweet daughter. I had no answer for him. It was a hard road I walked on, and though I deluded myself into thinking my friend was walking with me, I walked it alone.  

It took physical pain for me to recognize emotional abuse. My friend’s pain seemed to blind me to my own. It took a lot of sermons, the advice of counselors, the worried looks of many friends, being grounded from seeing my friend, a whole lot of pain, but most of all it took my parents and their words of wisdom for me to finally walk away from a relationship that had been my excuse to turn away from God. 

I had to distance myself from my friend because I honestly could not handle it without causing harm to myself, but in doing so, I made my peace with God. How is it that the Creator of all things would look on me and my pain, even as I was running as fast as I could away from God, and care enough to still call me back to Him? How is it that in a world’s history of people, in a world so vast, He would care about my pain, care enough about this one seemingly insignificant rebelling child to bring me back to His comfort, leave the ninety-nine to bring little rebellious me back to His loving arms? 

It was a long and difficult process but I learned so much about who God is. The pain that I had to go through served as a warning of what it was like to try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depending on Him. God used my sin and my pain to change me, and He’s using what I learned for His glory still. What I went through has changed me into an empathetic, compassionate person who genuinely cares about those around me. God has molded me into someone who can see pain, give comfort, and then direct them to God’s healing. I learned that I cannot heal others’ pain – only Jesus can, and I should be pointing to Him. Once again I had to learn that though I was undeserving, God loved me. My parents taught me to ache for the world who needs Jesus so desperately but has yet to discover the healing that only the gospel can bring. It took all of this for me to finally see that yes there is suffering in the world, but Jesus can heal all wounds. God has shown me what amazing things he can do with even an unwilling heart like mine, loving me even while I rebelled against Him, and He has shown me a hint of the answer to the suffering of the world. 

The more I immerse myself in who God is, the more my life becomes not mine at all but His. I said that growing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made me question my conviction, but I know now that God isn’t just whom I was brought up to praise but the God of all people. Yet at the same time He will give you comfort and healing if you only ask, not just a far-off God to worship but a personal Father who wants good things for His children. Every day I see new glimpses of His glory, and it warms my heart to know that God is doing great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I know that God is waiting for those in pain with open arms and a comfort that only He can give. To God be the glory. 

大概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开始做牧师。我所有的日子都是在难以计数的退修会、福音营、主日学、小组查经和受浸仪式中度过。有人或许会说这使得我很容易跟随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但是这也使得做一个基督徒更有挑战性。有时候我觉得不是我想要去教会，而是我必须去教会，这是个任务。除了我刚才说的教会情节，我也常常挣扎为什么一个爱我们的神要让他的创造物忍受这么多的痛苦。思想上我也知道试炼是我们成长所必需的，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这痛苦就不能….能不能轻点儿？
直到一次青年营会上，十字架的信息深深打动了我。当我们在唱“当我看那奇异十架”，我真实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在那房间，在我心里。我痛哭失声。想到那值得我献出一切的神不但派他的独生爱子替我上了十字架，他不仅赦免了我的罪，他还在我一次次让他失望后依然爱着我。那个时刻，十字架不再是个不断重复的说烂的故事，而是我心中的痛，因我是如此污秽而神对我们的爱是如此深厚，谦卑自己。我虽仍然不太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痛苦，可是神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神祗，他成了我个人的救主。

后来神直接来对付我的疑惑。他把一个在家暴阴影下的忧郁焦虑、想到要自杀、没有目标的人放在我的面前。似乎一下子以前我所知道的所有痛苦都不值得一提，我深深地陷入我朋友的痛苦当中。我的心为她碎了。神怎么会无动于衷呢？我很生气，心中苦毒-------我跑开。但是神把我召回。

瞧，我朋友开始变得容易向我发怒。一点小事情她都能爆炸起来，然后几天都跟我不说话，直到我一遍遍道歉，不管我到底做了什么。常常地她会在我面前诉苦，我会跟她一起流泪。当我生她的气时她却跑来跟我哭，你说我该怎么安慰她呀？渐渐的我开始扮演殉难者的角色，为她而哭，同她一起哭。我不再为主而活，而是要做她的救主。我不但心中拒绝了神，也不再试图把我的朋友引向耶稣。我确信你们都知道，一个没有神的生命是极度空虚和充满烦恼的。

反过来，情感上的枯竭使得我把苦毒发泄在我父母身上。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冲我父亲发作时他看着我的神情，我只能把那描述为深深的哀伤。他说我不再是那个他认识的阳光快乐的小姑娘了。很明显，我不能与神通行。我父亲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他可爱的女儿身上。我不能回答他。这路太难走了！虽然我骗我自己想着我的朋友和我同行，可是我是一个人在孤独地行走。

我感到了精神折磨的切肤之痛。我朋友的苦楚似乎遮盖了我的双眼。通过许多的听道，咨询，朋友们担忧的关注，被隔离不许见我的朋友，许多的苦痛。最最重要的是我父母智慧的话语使得我最终从这样的关系中走出来。而这曾经成为我离开神的借口。

我必须和我的朋友保持距离因为我得承认我很难处理好这样的事物而不伤及自己。但是这么做以后，我找到了在神里面的平安。怎么可能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会关注我的痛苦，以致在我要速速的离开他时，他却要呼召我回到他身边？怎么会在人类历史之久长，在世界疆域之宽广，却顾及我的痛苦，以至于要把这么一个冷漠的背叛的小孩，带回他温暖的怀抱？

那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在其中我学到了关于神很多很多。我所经历的痛苦成为一个我的生活不依靠他的警戒。神借着我的罪和我的痛苦改变了我。他为着自己的荣耀也仍然使用着我所学到的。我所经历的这一切使我成为一个有同理心、同情心的人。真诚地关注着我身边的人。神把我塑造成一个能看见痛苦，给予安慰并把人引向神的医治的人。我学到我不可能医治别人的痛苦，只有耶稣可以。我应该把人引向他。再一次我学到我虽不配神的爱，可是神一直爱着我。我的父母教导我要常常想着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迫切需要耶稣，但是还没有得到福音所能带来的医治。这一切让我看见，是的，这世界有苦难，但是耶稣能医治所有的创伤。神已经向我显明他能行怎样的奇事，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如此不情愿的心。爱我即使我背离他。我也略略明白些为何世上有苦难。

我越多思想神，我的生命就越多不再是我而像他。我说过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使我质疑我的信仰，但是我现在知道神不再仅仅是我生来要赞美的神，而是所有人的神。同样我也知道如果你呼求，他就给你安慰和医治。他不是高高在上要被敬拜的神，他是我们的父，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每天我看见神的光辉，我的心就温暖喜乐，知道他要行奇妙的事。同时我也知道，神张开膀臂在等待那些在痛苦中的人，他要安慰，他要给你只有他能够给出的安慰。荣耀归于神。
